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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類型

肖雁雲

新疆大學

提要

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屬於蘭銀官話河西片。本文全面考察了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類

型，結果表明：石羊河流域方言“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呈並存狀態，主要
有“VP啊不”“VP了啊沒”“VP哩嗎不 VP”“VP哩嗎沒”等。“VP-neg-VP”的代表
形式“V嗎 /莽 =不 /沒 V”是對金元系白話“X+麼 +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VP-neg”

的代表形式“VP+啊 /呃 /也 +不”是對“VP也無”的繼承與發展，並不是“VP-neg-VP”

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 VP形成的。

關鍵詞

石羊河流域方言，蘭銀官話河西片，正反問句

1. 引言

石羊河流域位於甘肅河西走廊東端，烏鞘嶺以西，祁連山北麓。本文討論石羊河

流域六縣區方言，自北向南依次為：民勤、山丹、永昌、涼州、古浪、天祝。其中天

祝為石羊河流域的上游，古浪、涼州為中上游，永昌和山丹為中下游，民勤為下游。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石羊
河流域方言均屬於蘭銀官話河西片。

本文作者系石羊河流域民勤方言母語者，文章使用的語料為作者 2021年 5月至
2022年 8月先後前往民勤、山丹、永昌、涼州、古浪實地調查所得，天祝方言的語料
來自宋珊（2022）。

正反問句又叫反復問句，是由正反並列結構負載疑問信息的一種疑問句類型，它

是將同一事情的正反兩面並列起來供被詢問者從中選擇一項進行回答。漢語各方言中

的正反問句紛繁複雜，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在石羊河流域山丹方言和涼州方言中，是

非問句並不發達，但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十分發達，正反問句與普通話和其他

漢語方言相比，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其獨特之處，總體來說，異大於同。

普通話正反問句的基本形式為“VP-neg-VP”，能夠進入該句式的否定副詞有
“不”和“沒”。邵敬敏（2014）認為，“VP不？”表示對主觀態度的詢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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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未然體，時間既可指向現在，也可指向將來。“VP沒有？”表示對客觀情況的詢問，
是一種已然體，表達對過去或現在已發生過的動作行為的詢問。因此，兩種結構在語

義上的區別主要體現為時體意義的不同。石羊河流域方言表達正反疑問範疇的句法形

式豐富多樣，本文從否定詞出發將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分為兩大類：“不”系

和“沒”系。

2. “不”系正反問句和“沒”系正反問句的句法形式和分布

普通話中正反問句的基本形式為“VP-neg-VP”，石羊河流域方言有與之對應的
若干種形式。“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依據分布地域的廣狹，有以下幾類：

2.1. “不”系正反問句

（一）VP+也 /啊 /呃 +不 1

民勤、山丹、永昌三地最常使用“VP+也 /啊 /呃 +不”正反問句，一般用於詢問
判斷、意願、事實、性質等，關注的是未然性動作事件。這類正反問句的特點是動詞、

形容詞後依次接“也 /啊 /呃”和否定副詞“不”。三地“也 /啊 /呃”和“不”的讀
音不同，具體見下表：

表 1-1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不”結構“也 /啊 /呃”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ɑ] [iə] [ə]
字形 啊 也 呃

表 1-2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不”結構“不”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pu] [pa] [pə]
字形 不 吧 啵 2 

在“VP+prt+不”結構中，動詞或形容詞後與否定副詞“不”之間有一個語氣詞，
民勤方言讀音為 [ɑ]，記作“啊”；山丹方言讀音為 [iə]，記作“也”；永昌方言讀音
為 [ə]，記作“呃”。試比較：

1 用於正反問句的謂詞性成分包括動詞和形容詞，但本文不單列“AP-neg”疑問句，僅在需要區別
時加以說明，一般使用“VP-neg”表示。

2 為了區分，將山丹方言和永昌方言中的“不”按其讀音分別記作“吧”和“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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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

(1) 你瞭啊不
4 4

？（你看不看？）

(2) 東西忘的車上了，彼們給送啊不
4 4

？（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3) 你知道啊不
4 4

？（你知不知道？）

(4) 你這會子謀的熱啊不
4 4

？（你感覺現在熱不熱？）

山丹：

(1)' 你看也吧
4 4

？（你看不看？）

(2)' 東西忘到車上了，那們給送也吧
4 4

？（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3)' 你知道也吧
4 4

？（你知不知道？）

(4)' 你謀的熱也吧
4 4

？（你感覺熱不熱？）

永昌：

(1)'' 你看呃啵
4 4

？（你看不看？）

(2)'' 東西忘著車上了，傢們給送呃啵
4 4

？（東西忘在車上了，他們給不給送？）

(3)'' 你知道呃啵
4 4

？（你知不知道？）

(4)'' 這會子謀著熱呃啵
4 4

？（你感覺現在熱不熱？）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不”結構中“不”的讀音形式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
以民勤方言為代表的 [pu]，一類是以永昌方言為代表的 [pə]。“不”在石羊河流域方
言中都為雙唇音 [p]，聲調為輕聲，各方言中的韻母有所差異。據前期調查，河西走廊
的其他蘭銀官話方言中也存在“不”系否定詞，如肅州、高台的 [pə]，玉門的 [pa]。
從上述三組例句以及肅州、高台、玉門等地方言的疑問詞來看，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都由否定副詞和其後的語氣詞合音而成。具體表現為：山丹、玉門：不 +啊→吧；
永昌、肅州、高台：不 +呃→啵。合音詞“吧”“啵”與普通話中的“嗎”“吧”都
位於句末，但二者性質完全不同。普通話的“嗎”“吧”在句中僅表示疑問語氣，而

蘭銀官話河西片方言中的“吧”“啵”等合音詞保留著否定意義。

（二）VC+啊不

石羊河流域民勤方言謂詞性成分含能性補語結構的正反問句採用“VC啊不”結
構，用來詢問動作結果是否有可能出現，石羊河流域其他方言不能使用該結構。如：

民勤：

(5)這袋子面你扛動啊不
4 4

？（你能背動這袋面嗎？）

(6)商店裏的電話打通啊不
4 4

？（能打通商店裏的電話嗎？）

(7)這些子肉你一頓吃完啊不
4 4

？（你一頓能吃完這些肉嗎？）

(8)□這麼 [ʦɑŋ³¹]大大的個抽抽子，把這些裝下啊不
4 4

？（這麼小的袋子，能裝這些

東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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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子中的“VC啊不”相當於普通話中的“能不能 VC”。值得注意的是，普
通話中謂詞成分含能性補語結構的正反問句採用“V得 C+V不 C”結構，民勤方言中
也能使用“得”表示可能，形成“V得 C？”結構表示疑問，永昌方言和涼州方言同
樣採用此結構表示是否有能力做某事。

（三）VP+啊不了

石羊河流域方言中“不”系的正反問句可在“啊 /呃不 /啵”後加“了”構成“VP
啊 /呃不 /啵了”結構，用於詢問是否在繼續做某事，該結構只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
中使用。如：

民勤：

(9) 你在蘭州去啊不了
4 4 4

？（你還去不去蘭州了？）

(10) 今年個再種蔥啊不了
4 4 4

？（今年還種不種蔥了？）

(11) 娃子電子琴學啊不了
4 4 4

？（兒子還學不學電子琴了？）

(12) 七月半鄉里去啊不了
4 4 4

？（農曆七月十五還去不去鄉下了？）

永昌：

(13) 五一上上金川呃啵了
4 4 4

？（五一的時候還去不去金川了？）

(14) 屋裏凍呃啵了
4 4 4

？（屋裏還冷不冷了？）

(15) 你再吃呃啵了
4 4 4

？（你還吃不吃了？）

(16) 過年饃饃做呃啵了
4 4 4

？（過年還做不做饃饃了？）

該句式的結構層次為“VP+啊 /呃不 /啵 +了”，表示知道對方已經在做某事或
在原定要做某事的前提下，詢問對方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某種曾經存在的狀態是否

依然存在（邢向東  2006: 250）。因此，“VP+啊 /呃不 /啵 +了”結構含有預設義，
此處的“了”是體助詞和語氣詞的結合體。

（四）VP哩嗎 +不 +V

“VP哩嗎 +不 +V”主要在古浪方言和天祝方言中使用，該結構可以用來詢問一
般存在或正在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詢問將要發生的事情。“VP哩嗎 +不 +V”結構將
動詞的正反兩項共現，具有強調作用。如：

天祝：

(17) 你飯吃哩嗎不吃
4 4 4 4 4

？（你吃不吃飯？）

(18) 你華藏寺去哩嗎不去
4 4 4 4 4

？（你去不去華藏寺？）

(19) 你覺著玲玲下午會子來哩嗎不來
4 4 4 4 4

？（你覺得玲玲下午會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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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浪：

(20) 你上學哩嗎不上
4 4 4 4 4 4

？（你上不上學？）

(21) 雞兒餵哩嗎不餵
4 4 4 4 4

？（餵不餵雞？）

(22) 那說的行哩嗎不行
4 4 4 4 4

？（他說的行不行？）

在以上例句中，VO語序和 OV語序並存，但 OV語序使用頻率更高。

（五）VP+哩 +不

天祝方言的正反問句中還常使用“VP+哩 +不”結構，謂詞性成分既可以是光桿
動詞，也可以是動賓短語，動賓短語常使用 OV語序。如：

天祝：

(23) a. 你街上菜買去哩不
4 4 4

？（你去不去街上買菜？）

(24) a. 扎西家阿奶家去哩不
4 4 4

？（扎西去不去他奶奶家？）

“VP+哩 +不”結構中謂詞性成分以單音節動詞居多，與“VP哩嗎 +不 +V”結
構相同，都是用於詢問正在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情。“VP+哩 +不”結構是“VP哩
嗎 +不 +V”結構的簡省形式。試比較：

天祝：

(23) b. 你街上菜買去哩嗎不去
4 4 4 4 4

？（你去不去街上買菜？）

(24) b. 扎西家阿奶家去哩嗎不去
4 4 4 4 4

？（扎西去不去他奶奶家？）

例（23–24）中 a、b兩組例句表達的語義完全相同，a組例句更加精簡，省略形
式符合語言的經濟型原則。

（六）VC+V不 C

“VC+V不 C”結構在古浪方言和天祝方言中最為常見，是表示能願的述補結構的
正反問句，用於詢問答話人是否有能力完成某個動作，通常在強調語境中使用。如：

古浪：

(25) 天爺還沒有黑著，你睡著睡不著
4 4 4 4 4

？（天還沒有黑，你能不能睡著？）

天祝：

(26)豆子胡 =嘟 =硬，你吃動吃不動
4 4 4 4 4

？（豆子特別硬，你能不能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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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沒”系正反問句

普通話對已然發生的事實進行詢問時，主要使用“VP+沒 +VP”結構。石羊河流
域各方言與之對應的結構有三種：“VP+也 /啊 /呃 +沒”“VP+了 /來 +（也）+沒
（有）”和“VP+哩嗎 +沒有 +VP”。

（一）VP+啊 /呃 /啦 +沒

“VP+啊 /呃 /啦 +沒”結構在石羊河流域民勤、山丹和永昌等地方言中使用。
這類正反問句是對謂語所表述的動作行為或性狀特點進行詢問，可以詢問石羊河流域

方言的多種時體類型。在“VP+啊 /呃 +沒”句式中，各地否定副詞“沒”的讀音存
在差異，民勤讀 [miei]，山丹讀 [mə]，永昌讀 [mu]。具體見表 1-3：

表 1-3  石羊河流域方言“VP+prt+沒”結構“沒”的讀音形式

方言點 民勤 山丹 永昌

讀音 [miei] [mə] [mu]
字形 沒 麼 沒

“VP+啊 /呃 /啦 +沒”結構主要在以下幾種情況中：

當詢問領有情況時。如：

民勤：

(27) 彼們屋裏有水啊沒
4 4

？（他們家有沒有水？）

(28) 您你們屋有們□這麼 [ʦɑŋ³¹]大啊沒
4 4

？（你們家有沒有我們家這麼大？）

山丹：

(29) □你們 [ȵiəu212]和我有一樣的呃麼
4 4

？（你們有沒有和我一樣的？）

(30) 大娃子身上有錢呃麼
4 4

？（大兒子身上有沒有錢？）

詢問領有情況時，只有“領有”義動詞能夠進入該結構。普通話中與該結構對

應的有兩種形式：“有 O沒有”和“有沒有 O”，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可以用“有 O
啊 /呃沒”和“有沒有 O”來表示，但是當地人使用“VP+啊 /呃 +沒”結構更加親
切自然。

當詢問存在的情況時。如：

永昌：

(31) 傢□在 [tɛe⁵³]屋裏呃沒
4 4

？（他在不在家？）

(32) 秤砣子□在 [tɛe⁵³]你那些呃沒
4 4

？（秤砣在不在你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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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詢問完成、經歷的情況時。如：

民勤：

(33) 衣裳買上啦
4

3沒
4

？（衣服買了沒有？）

(34) 把飯吃掉啦沒
4 4

？（把飯吃完了沒有？）

永昌：

(35) 你□到 [tɛe⁵³]蘭州去過呃沒
4 4

？（你去過蘭州沒有？）

(36) 你吃過百香果呃沒
4 4

？（你吃過百香果沒有？）

山丹：

(37) 媽媽那們吃呃麼
4 4

？（媽媽他們吃了沒有？）

(38) 你今個上去呃麼
4 4

？（你今天上去沒有？）

在以上三組例句中，永昌方言和山丹方言的情況比較一致，民勤方言比較特殊。

永昌、山丹方言在詢問某動作、狀態是否已經完成或經歷過時，謂詞性成分後以不帶

“了”為常，形成“VP+呃 +沒 /麼”結構；而民勤方言的謂詞性成分後一般要出現
“了”，形成“VP+啦（了啊）+沒”結構。

當詢問持續的情況時。如：

民勤：

(39) 你爸爸在那些喧謊兒的啊沒
4 4

？你爸爸在那裏聊天沒有？——喧的呢。/沒有。
(40) 您你們上午寫作業的啊沒

4 4

？你們上午寫作業沒有？——寫的呢。/沒寫的。
永昌：

(41) 燕燕的鋼琴再學著呃沒
4 4

？燕燕還在學鋼琴還嗎？——學著呢。/沒學著。
(42) 金川的紫荊花花子開著呃沒

4 4

？金川的紫荊花還開著嗎？——開著呢。/沒開著。

在例（39–42）中，句中帶有持續體助詞“的 /著”，形成“VP+的 /著 +啊 /呃
+沒”結構，用於詢問某種行為、狀態或事件是否在持續，句子不具有預設義。

（二）VP+了 /來 +沒有

涼州、古浪和天祝方言常使用“VP+了 /來 +沒有”來詢問曾經是否發生過某事，
相當於普通話中的“VP了沒有”。如：

3 民勤方言中的“啦”是由完成體標記“了”和其後的語氣詞“啊”合音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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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州：

(43) 你見傢來沒有
4 4 4

？（你見他了沒有？）

(44) 過年轉去來沒有
4 4 4

？（過年出去轉了沒有？）

天祝：

(45) 扎西傢阿奶家去了沒有
4 4 4

？（扎西到奶奶家去了沒有？）

(46) 櫃子上灰撣了沒有
4 4 4

？（櫃子上的灰撣了沒有？）

古浪：

(47) 你吃了沒有
4 4 4

？（你吃了沒有？）

(48) 字寫了沒有
4 4 4

？（你寫作業了沒有？）

在這一小類中，VP可以是光桿動詞、動賓結構、動補結構等。其中“來”和“了”
都是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完成體標記，相當於普通話中的“了”。我們認為，這一形

式的正反問句應是借用形式，而非方言中的固有形式。

（三）“VP+哩 /了 /著嗎 +沒有 +（VP）”

“VP+哩 /了 /著嗎 +沒有 +（VP）”結構一般在天祝方言和古浪方言中使用，該
結構的簡略形式是“VP+哩 /了 /著嗎 +沒有”，VP是說話以前發生的動作行為。如：

天祝：

(49) 這些們再搗蛋了嗎沒有
4 4 4 4

？（這些小孩再調皮了沒有？）

(50) 阿奶，你最近腿疼著好些了嗎沒有
4 4 4 4

？（奶奶，你最近腿疼好一點了沒有？）

(51) 家的娃娃們一掛 =回來著哩嗎沒有
4 4 4 4

？（他的孩子們全部都回來了沒有？）

(52) 老媽衣裳洗完了嗎沒有
4 4 4 4

洗完？（媽媽洗完衣服了沒有？）

綜上，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從結構上看有“VP-neg”和“VP-neg-VP”兩
種類型，否定副詞“不”和“沒”都可以出現在上述兩種結構中。具體見表 1-4：

表 1-4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結構類型

VP-neg VP-neg-VP
VP-不 VP-沒 VP-不 -VP VP-沒 -VP

VP-啊 -不 VC-啊 -不 VP-哩不
VP-啊 -
不了

VP-啊 -沒
VP-了 -
沒有

VP-哩嗎 -
不 -VP

VC-V不 C
VP-哩嗎 -
沒 -（VP）

民勤 + + - + + - + - +
山丹 + - - + + - + - +
永昌 + - - + + - + - +
涼州 - - - - - + - + -
古浪 - - - - - + + + +
天祝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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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的語義表現

3.1. “不”系正反問句和“沒”系正反問句的語義比較

“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都要求說話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與是非問句

一樣屬於真性問句。普通話中的否定詞“不”和“沒（有）”都能進入“VP-neg”和
“VP-neg-VP”問句，但從語義上看，二者明顯不同。邵敬敏（2014）認為“VP不？”
詢問的是主觀態度，是一種未然體，時間可指現在或將來；而“VP沒有？”問的是
客觀情況，是一種已然體，詢問過去或現在已經發生了的動作行為。邵敬敏、王鵬祥

（2003）認為，這一規律同樣適用於陝北方言，他們從“實現與未實現”“主觀願望
或能力與客觀效果或結果”“靜態與動態”“慣常性、相對永久的恆態活動與偶然的

或一次性的暫態活動”等四方面對陝北方言的“VP不？”和“VP沒？”進行了比較。
綜合二者的觀點和石羊河流域方言的語言事實，石羊河流域方言的“不”系和“沒”

系正反問句主要可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比較：

（一）實現與未實現

“不“系正反問句表示對未然態的詢問，詢問尚未發生的動作或行為；“沒”系

正反問句一般是對已然態進行詢問，詢問已經發生或實現了的動作或行為。如：

民勤：

(53) a. 您在蘭州去啊不
4 4

？（你們到蘭州去不去？）

 b. 您在蘭州去啊沒
4 4

？（你們去蘭州了嗎？）

例（53a）“去啊不”是對尚未實現的動作或行為的詢問，例（53b）“去啊沒”
是對動作或行為是否實現的詢問。

永昌：

(54) 明個天傢念書去呃啵
4 4

？（明天他去不去上學？）

(55) 那天個的會傢去呃沒
4 4

？（那天的會他去了沒有？）

例（54）是對未然態的情況進行詢問；例（55）是對已然態的情況進行詢問。

（二）主觀願望或能力與客觀效果或結果

山丹：

(56) 那今個走也吧
4 4

？（他今天走不走？）

(57) 那今個走掉也麼
4 4

？（他今天走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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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6）詢問的是當事人的主觀意願或態度，例（57）著眼於“走沒走”這一客
觀結果。

（三）慣常性行為、相對永久的恆態活動與偶然暫態活動

民勤：

(58) 你舅舅彼喝酒啊不
4 4

？（你舅舅喝不喝酒？）

(59) 你舅舅彼喝酒啊沒
4 4

？（你舅舅喝酒了嗎？）

例（58）詢問平常的習慣或愛好，是一種經常狀態，是恆態的；例（59）是一種
偶然暫態活動。

由此不難看出，“不”系和“沒”系正反問句在語義上的區別主要體現為時體意

義的不同。與普通話正反問句不同的是，石羊河流域方言同一否定副詞構成的正反問

句有時在語義上具有雙重性。大多方言正反問句形式和意義之間表現為一對一的對應

關係，而石羊河流域方言“沒”系正反問句的形式與意義之間有時存在一對多的關係，

既可以詢問慣常性行為、正在進行的動作或行為，也可以詢問動作或行為是否已經發

生過或已經完成。如：

民勤：

(60) a. 彼吃羊肉的啊沒
4 4

？（他平時吃羊肉嗎？）

 b. 彼吃羊肉的啊沒
4 4

？（他是不是正在吃羊肉？）

(61) 彼吃羊肉了啊沒
4 4

？（他吃過羊肉了嗎？）

例（60a）詢問的是一種習慣性的、恆久性的行為，是一種未然體；例（60b）詢
問的是正在進行的動作行為或正在持續的狀態；例（61）詢問的是曾經發生的動作行
為，例（60b）和例（61）都是已然體。

根據汪國勝、李曌（2018），雙重語義型正反問句在南北方方言中均有分布，如
上海、嘉興、天台、賀州、藤縣、豫南、婁煩等地。這類雙重語義型問句主要有兩方

面特徵：一是句末否定詞使用頻率較高；二是表示已然的問句需要添加體標記來幫助

句義表達。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表示已然態的“沒”系正反問句在表達單一的語義

時，句中可以添加體標記，但由於位於句末的否定詞“沒”本身已經標識了句子的時

態意義，因此句中體標記的使用與否並不會影響句義的表達。但是在雙重語義型“沒”

系正反問句中，在句末否定副詞語義繁華或多義性特徵的影響下，正反問句需要憑借

體標記來表達時體意義，如例（60a）使用慣常體標記“的”，詢問是否具有某種慣常
行為；例（60b）使用持續體標記“的”，詢問正在持續的狀態或進行的動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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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VP 啊不了”的語義內涵

這裏重點關注“VP啊不了”式正反問句，根據前期調查，這類問句只存在於石
羊河流域的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流域其他方言暫未見使用。“VP啊不了”正反問
句表達的語義內涵為：詢問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某種屬性是否還在繼續。在調查中，

石羊河流域其他方言表達該語義時通常使用“VP不 VP了”和“還 VP不 VP”。如
前文例子：

民勤：

(62) 你在蘭州去啊不了
4 4 4

？（你還去不去蘭州了？）

(63) 娃子電子琴學啊不了
4 4 4

？（兒子還學不學電子琴了？）

永昌：

(64) 五一上上金川呃啵了
4 4 4

？（五一的時候還去不去金川了？）

(65) 屋裏凍呃啵了
4 4 4

？（屋裏還冷不冷了？）

上述正反問句與“VP啊不？”正反問句形式相似，不同點在於多了一個“了”，
“了”的有無決定了這兩種句式語義的不同。“VP啊不？”正反問句重在詢問要不要
做某事，提問者並不知曉對方的主觀意願或態度，句子不含預設義；而“VP啊不了”
重在詢問對方是否繼續要做某事或仍要做某事，提問者已經知道對方正在做的事情，

只是在詢問是否要繼續該動作或行為，句子含有預設義。如：

民勤：

(66) 明個訓練啊不
4 4

？（明天訓練不訓練？）——訓練呢 /不訓練。
(67) 明個訓練啊不了

4 4 4

？（明天還訓練不訓練了？）——訓練呢 /不訓練了。

例（66）旨在詢問對方的主觀意願，例（67）詢問“明天是否繼續要訓練”。從
語義上不難看出，二者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了”上。“VP啊不了”問句提問者在詢問
之前對問題是事先知道的；而“VP啊不”則沒有這種事先確知。

邢向東（2005）指出，陝北沿河方言有一類“VP不了”正反問句，該句式用來詢
問是否要繼續做某事或某種狀態是否持續。這種正反問句表達前述語義內涵時，主要

起作用的是位於句末的“了”。邢文認為，位於句末的“了”是當事時助詞兼語氣詞，

表達已然態。“了”在句子中起時製作用，句子的預設義由它帶來。關於該句式的來

源，邢文認為該句式當是由“不 VP了”結構位移後形成的，不是“VP不 VP了”正
反問句省略後面的 VP後形成的。

我們贊同邢向東（2005）所提出的“VP不了”正反問句中“詢問是否要繼續做某
事或某種狀態是否持續”的語義是由句末的“了”帶來的。同樣認為石羊河流域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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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和永昌方言中的“VP啊不了”正反問句表達的語義也是由“了”帶來的。但是關於
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VP啊不了”正反問句的形成，應當不是“VP不 VP了”正反
問句省略後面的 VP後形成的，“VP不 VP了”正反問句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不
能成立。我們認為，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VP啊不了”正反問句當是在“VP啊不”
的基礎上形成的。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一是“VP啊不”是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最慣
常使用且固有的正反問句形式，“VP啊不了”當是在固有形式不變的基礎上添加表示
時體意義的標記“了”，改變語義後形成的。添加或改變體標記而表達不同的語義在

石羊河流域方言中較為常見。二是若邢文所說的“它是‘不 VP（著）了’通過移位後
形成的，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VP不了”是以“不 VP了”為基礎而產生的，關於二
者產生的時間先後，還有待進一步考究。三是“VP啊不”和“VP啊不了”兩種正反
問句在語義上有相似之處，前者重在詢問主觀意願或態度，後者重在詢問這種意願、

態度或動作是否要繼續下去，二者語義上的接近可能會導致外在形式上的趨同。因此，

我們認為石羊河流域民勤和永昌方言中的“VP啊不了”正反問句是在基式“VP啊不”
的基礎上添加體標記“了”形成的。

3.3. “VP+ 也 / 呃 / 啊 + 不 / 沒”問句中“也 / 呃 / 啊”的語義及性質

在民勤、永昌、山丹等方言中的“VP-neg”問句中，肯定項和否定項之間會出
現“啊”“呃”“也”等語氣詞，構成“VP+啊 /也 /呃 +不 /沒”正反問句，“啊”
“呃”“也”等語氣詞是強制出現的，不能刪除，刪除後句子無法成立，如：

民勤：

(68) a. 彼在學里去啊不
4 4

？（他去不去學校？）

 b. *彼在學里去不？
(69) a. 彼在學里去啊沒

4 4

？（他到學校去了嗎？）

 b. *彼在學里去沒？

郭校珍（2008）將晉語、閩語、吳語、山東官話等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之
間的“勒”“呀”“哩”“來”等成分稱為“中置成分”，並認為上述成分都能表達

一定時體意義，是體標記或體標記同衍音詞的共現（合音）而非語氣詞。我們認為，

不同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中間的成分，性質不一定相同，不能一概而論。在山

西、內蒙、陝北、河北北部的晉語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中間的成分多承擔時體

意義，“勒”“呀”“哩”“來”等成分承擔的時體意義各不相同。而在石羊河流域

民勤、山丹、永昌等方言中，“啊”“呃”“也”並不表達時體意義，有兩點原因：

一是民勤、山丹、永昌方言中位於肯定項和否定項之間的語氣詞“啊”“呃”“也”

既可以用於表示未然態的“VP+也 /啊 +呃 +不”中，也可以位於表示已然態的“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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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啊 /呃 +沒”中，如例（58–59）；二是在表示已然態的“VP+也 /啊 /呃 +沒”
問句中，語氣詞“啊 /也 /呃”可以與表示完成、實現意義的助詞共現，如例（61）。
因此，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時體意義並不由句中的“啊”“也”“呃”來承擔，

而是由位於句末的“不”或“沒”承擔。

4. “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的共存

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VP-neg”問句和“VP-neg-VP”問句呈並存狀態，但這兩
種類型的問句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呈現並存狀態。具體來說，位於石羊河流域上游和中

上游的天祝、古浪和涼州等方言以使用“VP-neg-VP”問句為常，而中下游和下游的永
昌、山丹和民勤等方言以“VP-neg”問句佔絕對優勢。從地理位置來看，以涼州為界，
據敏春芳（2021），涼州以南、以東的永登、蘭州、榆中、白銀等方言中多使用“VP-
neg-VP”問句；涼州以西的張掖、臨澤、高台、酒泉等方言多使用“VP-neg”問句。

“VP-neg”和“VP-neg-VP”兩種形式的問句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雖然並存並用，
表達的語義基本相同，但在語氣上具有差異，這種語用上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在不常使用“VP-neg-VP”問句的民勤、永昌、山丹方言中，當表達強調
語氣時，一般使用“VP-neg-VP”結構，不用“VP-neg”結構。兩種結構語氣強弱可
表示為：“VP-neg”＜“VP-neg-VP”。“VP-neg”問句單純表達疑問，而“VP-
neg-VP”問句在表達疑問的基礎上，還帶有強調和提醒的意味。試比較：

民勤：

(70) a. 你吃啊不
4 4

？（你吃不吃？）

 b. 你吃呢莽
4

=不吃？（你吃還是不吃？）

例（70a）表達疑問語氣，例（70b）除了表達疑問外，還表示強調、提醒的意義。

第二，在不常使用“VP-neg-VP”問句的民勤、永昌、山丹方言中，當表達追問、
催促的語氣時，一般使用“VP-neg-VP”問句。“VP-neg”是語氣較為和緩的一般性
問句，沒有表達出說話人強烈的主觀傾向，不能用於追問的語氣。在表達追問的語境

中，問話人對提問的問題比較重視，迫切希望聽話人作出回應，因此為了表達更加有

力以及需要引起對方的注意時，使用“VP-neg-VP”問句。

5.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疑問功能

石羊河流域方言的兩類正反問句“VP-neg”和“VP-neg-VP”在語義和疑問功能
相當於普通話中表真性問的“嗎”類是非問句。以民勤方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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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勤方言 普通話

(71) a. 你走山裏去啊不？ b. 你去山裏嗎？
(72) a. 彼給蘭州來啦沒？ b. 他從蘭州回來了嗎？
(73) a. 你明個去呢莽 =不去？ b. 你明天去不去？

例（71a）的預設為“你去山裏”和“你不去山裏”，疑問焦點是“走山裏去啊
不”。例（72a）的預設為“他從蘭州回來”和“他沒從蘭州回來”，疑問焦點為“來
啦沒”。例（73a）的預設為“你明天去”和“你明天不去”。三組例句都存在兩種
預設，問話人無法確定答話人的回答，因此屬於有疑而問。從回答的方式來看，民勤

方言正反問句的答語主要針對句子的疑問焦點進行回答，兩種句式的疑問焦點停留在

並列的兩個正反選項上，例（71a）的肯定回答是“去呢”，否定回答是“不去”；
例（72a）的肯定回答是“來了”，否定回答是“沒有”；例（73a）的肯定回答是“去
呢”，否定回答是“不去”。以上三組例句的答句在回答方式上都是對正反結構選擇

“正”或“反”的形式作答。普通話中性是非問句同樣從正反兩方面進行提問，並要

求聽話者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回答，普通話是非問句的預設、焦點以及回答方式都與民

勤方言一致，因此，二者在語法意義和語法功能上都是相同的。

在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兩種不同結構的正反問句句法位置是不自由的。普通話正

反問句保留了並列選擇短語的功能，不具有傳疑性，句法位置比較靈活，可以自由出

現在主語和定語位置上。而石羊河流域方言的正反問句“VP-neg”只具有傳疑功能，
不能出現在主語、定語位置上，“VP-neg-VP”結構除了傳疑外，還有其他功能。以
民勤方言為例：

普通話：

(74) a. 參加不參加的問題由你決定。
民勤：

(74) b. *去啊不你各人定去吧。
 c. 去莽

4

=不去你各人定去吧。

朱德熙（1985）指出：大部分“VP不 VP”型方言里的反復問句和動詞並列式詞
組同形，都是“VP不 VP”，如北京話……而在合肥、蘇州、昆明等方言中，反復問
句句式和由動詞的肯定式與否定式構成的並列式詞組互相對立，二者形式不同，功能

也不一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對立在某些“VP不 VP”型方言里也存在，如陝北
清澗話。在石羊河流域民勤、山丹和永昌方言中，存在類似現象。以民勤方言為例，正

反問句以“VP啊不”為主，同時也有“V莽 =不 V”結構，但此處的“V莽 =不 V”是
由動詞構成的並列式詞組。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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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勤：

(75) a. 你買啊不
4 4

？你買不買？——買呢 /不買。
 b. 你買莽

4

=不買？你買不買？——買呢 /不買。
 c. 買莽

4

=不買你各人瞭望去吧。（買不買你自己決定吧。）

(76) a. 你說啊不
4 4

？你說不說？——說呢 /不說。
 b. 你說莽

4

=不說？你說不說？——說呢 /不說。
 c. 說莽

4

=不說敢就□這麼 [ʦɑŋ³¹]個相了。（說不說也就這樣了。）

在例（75c）和例（76c）中，“V莽 =不 V”是由動詞構成的並列詞組，與“VP
啊不”不在一個層面上。

6.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形成

關於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形成，黃大祥（2016）認為，民勤方言中的“X+
啊 +不 /沒”是“X+啊 +不 /沒 X”的省略形式或緊縮形式，而“X+莽 =+不 /沒 X”

沒有相應的緊縮形式，也就是說，語氣詞“莽 =”不能有“X+莽 =+不 /沒”格式。據調
查，民勤、山丹和永昌方言口語中幾乎無人使用“X+啊+不 /沒X”結構，而多使用“X+
啊 +不 /沒”和“X+莽 =/嗎 +不 /沒 +Y”結構，因此我們認為，“X+啊 +不 /沒”
並不是“X+啊 +不 /沒 X”的省略或緊縮形式。陝北晉語中也存在“VP-neg”和“VP-
neg-VP”結構的正反問句，邵敬敏、周娟（2007）認為，陝北方言的“VP-neg？”問句
應該屬於正反問句的省略格式，它要求聽話人在正反和是否兩個對立項之間確定一項作

為回答，其中句末的否定詞“不”或“沒”後一般能夠補出 VP或 VP的一部分。邢向
東（2006: 259）指出，邵文所舉“否定詞‘不’或‘沒’後一般能夠補出 VP或 VP的
一部分”的句子，在方言口語中大部分是補不出來的。結合石羊河流域中民勤、山丹和

永昌等地的方言事實來看，口語中同樣難以補出 VP或 VP的一部分。如：

民勤：

(77) a. 彼來啊不
4 4

？（他來不來？）

 b. *彼來啊不來？
(78) a. 娃娃睡著啦沒

4 4

？（孩子睡著了沒有？）

 b. *娃娃睡著啦沒睡著？
永昌：

(79) a. 你知道呃啵
4 4

？（你知道不知道？）

 b. *你知道呃啵知道？
(80) a. 你們□到 [tɛe⁵³]外面吃飯去呃啵

4 4

？（你們去外面吃飯嗎？）

 b. *你們□到 [tɛe⁵³]外面吃飯去呃啵吃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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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77–80）的 a組例句中，“VP-neg”結構對應的 b組“VP-neg-VP”結構在
當地人的口語中難以接受，因此我們不將“VP-neg”看作“VP-neg-VP”的省略形式。

在民勤、山丹和永昌等地方言的“VP-neg-VP”結構中，無論否定詞為“不”還
是“沒”，後項的 VP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省略，不能省略為“VP-neg”結構。如：

民勤：

(81) a. 你吃了莽
4

=沒吃？（你吃沒吃？）

 b. *你吃了莽 =沒？

(82) a. 今個的課上莽
4

=不上？（今天的課上不上？）

 b. *今個的課上莽 =不？

至於天祝方言中的“VP-哩 -不”結構，宋珊（2022）認為，“V-哩 /了 -neg”

的正反問形式可以看成是“OV-哩 /著 /了嗎 -neg-V”結構的省略形式，但是前者的
表達更為精煉。

在民勤方言中，當 VP為單音節詞時，形成“VP-neg”結構，如“你去啊不？”
“彼來啦沒？”。普通話正反問句的基本格式為“VP-neg-VP”，當 VP為動賓結構
或是其他複雜成分時，一般會形成兩種變式：“VO-neg-V”和“OV-neg-V”，二者
僅僅是在語序上存在差異。漢語方言中“VP-neg-VP”式正反問句主要有三種變式：
“VO-neg-V”“VO-neg-VO”和“V-neg-VO”。“VO-neg-VO”式在正常交流中並
不佔優勢，當動詞後所帶賓語較為複雜時，整個句子顯得囉嗦，不符合語言的經濟

性原則，因此使用頻率較低。朱德熙（1991）討論了“VO-neg-V”和“V-neg-VO”

兩種句式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情況，指出“VO-neg-V”句式大體分布在河北、山西、
河南北部一直延續到陝西、甘肅、青海的廣大地區；“V-neg-VO”句式在西南官話、
粵語、吳語、閩語、客家話以及一部北方官話（山東話、東北話）地區使用。這樣

看來，“VO-neg-V”句式大體分布在北部地區和西北地區，“V-neg-VO”句式大
體分布在西南地區和東南地區。邵敬敏、周娟（2007）進一步考察了漢語方言中的
“VO-neg-V”和“V-neg-VO”兩種類型的正反問句，發現在北方方言中主要使用
“VO-neg-V”結構，中部方言和南部方言主要使用“V-neg-VO”結構，但在湘語、
贛語和客家話等南部方言中存在“VO-neg-V”和“V-neg-VO”兩種格式並存的現象。
縱觀漢語方言全局，“V-neg-VO”結構處於優勢地位。根據我們調查，石羊河流域
方言中“VP-neg-VP”類型的正反問句既有“VO-neg-V”結構，也有“OV-neg-V”

結構，但是 OV語序更佔優勢，究其原因，我們推測是受到了流域周邊的漢藏語系
和阿爾泰語系諸語言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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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石羊河流域方言正反問句的歷史發展和類型學意義

石羊河流域方言“VP-neg”和“VP-neg-VP”的否定詞既可以是“沒”，也可以
是“不”。我們在上文中提到，“VP-neg-VP”結構不能脫落後一個“VP”轉換為
“VP-neg”結構，因此，我們認為石羊河流域方言中“VP-neg”和“VP-neg-VP”兩
種結構與漢語史上的這兩種格式基本對應，方言中的兩種句式是並行的正反問句類型，

二者沒有同源關係，它們是對“VP-neg”和“VP-neg-VP”兩種正反問句的直接繼承
與發展。

朱德熙（1985）指出，反復問格式中的“K-VP”“VP-neg-VP”這兩種不同類型
的反復問格式“無論歷史上還是在現代始終互相排斥，不在同一種方言里共存。”朱

文的研究引起了學界的熱烈討論，後來一些學者指出，“K-VP”和“VP-neg-VP”兩
種句型可以在同一種方言中並存，有的方言中甚至存在兩種句型糅合在一起的混合型

“K-VP-neg-VP”，如安徽合肥、江蘇蘇州、廣東汕頭等。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余
靄芹（1996）等指出，在“K-VP”和“VP-neg-VP”兩種反復問句的基礎上，還存在
一類“VP-neg”反復問句。石羊河流域方言沒有“K-VP”類型，存在“VP-neg”和
“VP-neg-VP”兩種類型的正反問句。

早在秦代或戰國末期的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已經出現“VP-neg-VP”句式，
後來該句式在文獻中突然消失，出現了“斷層現象”，一直到唐代，“VP-neg-VP”

句式才重新出現在唐詩、變文和禪宗語錄里（朱德熙  1991: 328）。劉開驊（2008: 
243）提供了秦至唐之間“VP-neg-VP”句式連貫發展的例證。如：

(83) “汝叛布薩耶？”答言：“叛布薩不叛布薩，今當知。我二十年已來，十四
日布薩十四日來，十五日布薩十五日來。如是叛布薩不叛布薩耶？尊者自

知。”（《摩訶僧祇律》，22/469c）
(84) 佛言：“為作淨不作淨？”答言：“不作。”（《摩訶僧祇律》，22/479b）
(85) 王時語言：“識我不也？”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識？”向

王看，然後慚愧。（《雜寶藏經》，4/459a）

據袁衛華（2012），近代以前，“VP-neg-VP”結構更多出現在秦簡中，主要表
現為“V不 V”和“VO不 V”兩類形式。在唐宋時期的禪宗語錄中，《壇經》中出
現 2例“VP不VP？”，《神會和尚禪話錄》中有 11例，《景德傳燈錄》中有 5例，《祖
堂集》中 22例，《五燈會元》中出現了 91例，又分為“V不V？”“VO不VO？”“VO
不 V”三式，未出現“V不 VO”式。到了元明之際，“VP-不 VP”形式完備，已成
為正反問句的基本類型之一，主要用於詢問一般或未然情況的“VP不 VP”，有時也
可以用來詢問已然情況的“VP未 /沒 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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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VP-neg-VP”結構常表現為“V嗎 /莽 =不 /沒V”形式，“V
嗎 /莽 =不 /沒 V”句式不獨見於石羊河流域方言中，在西北方言中廣泛分布，如寧夏
固原、寧夏同心、陝西西安、陝西寶雞、甘肅臨夏、甘肅蘭州、甘肅文縣、青海西寧

等。張安生（2003）認為，“X+嗎 +Y”句式是近代金元系白話“X+M+Y”疑問句句
式地域性演變的結果，西北方言中“X+嗎 +Y”句式來源於“X+麼 +Y”結構，我們
贊同其觀點。石羊河流域中的永昌方言和山丹方言該結構使用的語氣詞分別為“麼”和

“嗎”，民勤方言中使用語氣詞“莽 =”，“莽 =”乃“嗎”的音轉。石羊河流域各方言

的“X+嗎 +Y”句式的具體用法基本一致，就“嗎 /莽 =/麼”的性質而言，各地也基本
保持一致。“嗎 /莽 =/麼”一般讀作 [ma]、[mɑŋ]、[mə]，語音上接近。我們認為，石羊
河流域方言中的“V嗎 /莽 =不 /沒 V”是金元白話“X+麼 +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

“VP+啊 /呃 /也 +不”和“VP+啊 /呃 /啦 +沒”是屬於“VP-neg”類型的正反
問句。朱德熙（1991）、吳福祥（1996）等指出，“VP-neg”式見於文獻的時間可追
溯到西周時期。七十年代歧山董家村出土西周中期的王祀衛鼎銘文中有：“正乃訊厲

曰：汝賈田不？”。先秦時期進入該結構的否定詞為“不”和“否”；入漢後，“未”

開始進入這一格式；魏晉六朝時期，否定副詞“非”進入該結構中；南北朝時期，

“無”開始進入“VP-neg”結構；到了唐代，“VP-無”結構大量出現；晚唐五代起，
“VP-也無”句式開始常見，此結構更多見於宋代禪宗語錄中。據袁衛華（2012），“VP-
也無”句式在《五燈會元》“VP-neg”式正反問句中出現 343次，所佔比重最大，多
達 47%（袁衛華  2012: 114）。

關於正反問句的來源，梅祖麟（2000）和朱德熙（1985）都認為“為VP不”和“為
VP不 VP”是現代漢語正反問句的兩個源頭。“為 VP不”到唐末還演變成“還 VP不”
和“還 VP也無”等形式……這就是現代清澗話“VP也不”一類反復問句的來源（朱德
熙  1985: 10–20）。宋金蘭（1993）認為，絲路漢語的“VP啊 /也不”反復問句與“VP
也無”“VP也不”句式是一脈相承的，其中的語氣詞“啊”是“也”的義音之轉。我
們的看法與上述相同，石羊河流域方言中的“VP+啊 /呃 /也 +不”是對“VP也無”
的繼承與發展，不是“VP-neg-VP”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 VP形成的。石羊河流域方言
“VP+啊 /呃 /也 +不”結構中的語氣詞“啊 [ɑ]”“呃 [ə]”當是“也 [iɛ]”的語音弱
化形式。在民勤方言和永昌方言中，“也”一般不會獨立使用，常常緊跟在其他音節

之後讀為輕聲，很容易發生吞音現象而使得韻頭 [i]丟失。民勤方言中的副詞“也”在
句首讀 [iɑ]或 [iə]，在其他非句首位置讀 [ɑ]；永昌方言中副詞“也”在句首讀 [iə]，
在其他音節後讀 [ə]，可謂是這種現象的旁證。

8. 結語

綜上來看，甘肅石羊河流域方言的“VP-neg”和“VP-neg-VP”正反問句呈並存
狀態，但“VP-neg”型正反問句的使用頻率更高。從地域分布看，石羊河流域中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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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下游的永昌、山丹、民勤三地多選擇使用“VP-neg”問句，上游和中游的天祝、古
浪和涼州傾向於使用“VP-neg-VP”問句。從歷史來源看，石羊河流域方言的兩類正
反問句的來源不同，“VP-neg-VP”的代表形式“V嗎 /莽 =不 /沒 V”是對金元系白
話“X+麼 +Y”的直接繼承和發展，“VP-neg”的代表形式“VP+啊 /呃 /也 +不”是
對“VP也無”的繼承與發展，並不是“VP-neg-VP”結構省略否定詞後的 VP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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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in the Dialects of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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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Dialects of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in Gansu belong to the Hexi subgroup of the Lanyin 
Mandarin. The paper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in these 
dialec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the “VP-neg” and “VP-neg-VP” types of A-not-A 
questions coexist in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dialects, with common forms including “VP a 
bu”, “VP le a mei”, “VP li ma bu VP”, “VP li ma mei”, and so on. The form “V ma/mang bu/
mei V”, which represents “VP-neg-VP”, is a direct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in Yuan 
vernacular “X+ma+Y”. Meanwhile, “VP+a/e/ye+bu”, a representative form of “VP-neg”,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VP ye wu”, and is not derived from the omission of the 
negation in the “VP-neg-VP”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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